
我的故事
——一个下 岗职工的 自 述

文/张 怀 礼

证实 自 己下岗的消息时 ，我几乎晕倒 。从先进
工作者到下岗职工 ，人生运程在刹那间急转直下 ，
我仿佛一下 子从万丈高空掉进了无底深渊 。

我不是坚强的 男 人 。九 岁 那年父母离异后一
直跟着妈妈生活 ，在横遭 白眼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
成人 。环境造就了我怯弱 、随和 、内向的性格 ，然而
我又是一个不肯轻易服输的 男人 ，在我顺从 、温和
的另一面 ，是我那不甘落后 、争强好胜的个性 。十八
岁那年高 中 毕业 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 ，我主动放
弃了 高考 。妈妈翻出藏在箱底的那一沓沓省吃俭用
积存的零票 ，共有一千 多元 ，四处求亲告友 ，终于将
我送进了一家国营工厂做工 ，从此我捧上了全民工
的铁饭碗 。

我的 欲望其实不 高 ，盼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
收入 ，有一片属于 自 己的蓝天 ，然而世界很大又很
小，连我这点微薄的欲求都无法如愿 。工作上兢兢
业业 ，与人友善 ，参加工作 多 年来一直是车间的先
进工 作 者 ，干 得好好的 ，咋说
下岗就下岗了呢 ！

下岗 就意味着 从此断 了
唯一的收入 ，下岗就意味着我
变成了无业游民 ，长路漫漫和
无尽的疲惫与忧伤 。面对滔滔
江水 ，我真想一跳了却这沉重
的生命 。

然而不能 ，我的生命不属
我，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哺养
成人 ，耗尽 了 她一生心血 ，我
是母亲 生命中唯一的绿 色呵 。
还有 ，还有那刚刚谈了半年的女友虹 ！

我沿着 长满青草 的江滨小路 ，徘徊了一个下
午。从东到西 ，从西到东 ，凌乱的思绪一时实在无法
理顺 。晚风 习 习 ，可路在何方呢 ？我的下唇咬出 了
一道血痕 ，最终决定将这个不幸的消息 ，告诉初恋
不久的女友虹 。

接电话的正是虹 ，她以为我在开玩笑 。我郑重
地告诉虹 ：“真的失业了 ，从今天起我就不再是捧着
铁饭碗的全民工了 ，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娶你！”

如同 生 了一场大病 ，在家躺了三天 ，年迈的母
亲吓坏了，日 夜陪伴着我开 导我 。想到母亲的 良苦
用心 ，我 止不住鼻子发酸 ，我还有什么理由 赖在床
上不起来 。我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 ，把妈妈吓了一
跳。

我狼吞虎咽地吃点剩饭 ，蹬起早已老得掉牙

的破 自 行车 ，绕着小城转 ，为生活寻找出路是 当 务
之急呵 ！

一无资本 ，二无门路 ，考虑在三 ，我还是决定
去菜场卖菜 ，凭着一张下岗证 ，还可以减免工商税
收费用 。于是就每天早晨3点多钟起床到批发站进
货，5点多钟出摊 ，我每天守着菜摊十 多个小时 。从
吃大锅饭到 自 食其力 ，我第一次尝到了挣钱的艰
辛。初次出道 ，进货没经验 ，又不好意思放开嗓子吆
喝，更不敢在秤上做手脚 ，一天做下来 ，精疲力竭 。
以前我切齿痛恨街头小贩的短斤少两 ，现在想来 ，
他们其实也和我一样活得并不轻松 ，更 多的时候短
称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。在为窘迫的生计发愁和困惑
的时候 ，谁不想寻找解脱的捷径呢 ！

为了增加收入 ，我 白 天卖菜 ，晚上和母亲帮邮
政商业信函公司糊信封 ，每只五厘钱 ，常常一干就
是深夜十二点钟 ，有时实在累 了 ，手里还捏着糊了
一半的信封就趴在桌台 上睡着了 。那段 日 子 ，我不

知用这种方式度过了 多少个夜晚 。
有时我真想哭 ，埋怨上帝的不公 ，叹息命运的

坎坷 ，也曾一次次对这种疲倦不堪的生活心灰意
冷，然而我不能倒下 ，年迈多病的母亲要靠我养活 ，
我是这个半壁家庭的唯一支柱 。每天清晨醒来 ，望
着灰蒙蒙的天花板 ，我就给 自 己打气：“要挺住 ，要
坚决挺住！”

夜以继 日 地干了十个多 月 ，我不仅解决了母
子俩的生活问题 ，还结余了1500多元钱 ，这样大的
积蓄 ，是我在工厂上班时不敢想象的 ，要知道我上
班四年总共才储蓄700元 。此时我终于明 白 ，除了上
班，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。

艰苦之后的微小收获使我信心大增 ，下岗的
阴霾也一扫而光 ，我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。都
说广东遍地黄金 ，于是我决定远征广东 。临行前 ，在

站台上我替 为我送行的女友拭去泪水 ，说 ：“别
哭，我会回来的 ，因为我说过我一定要娶你！”

初到广州人生地疏 ，工作更不好找 ，那里廉
价劳力严重过剩 ，缺少的只是具有各类专长的中
高级技术人才 。那些 日 子吃饭成了最大的开销 ，
住宿能将就一些 ，倦了就在车站的条椅子睡上一
夜，坐一次汽车要花掉一两块钱 ，为了 省钱 ，经
常徒步往返几十 里 ，可 口 袋里的钱还是 日 见其

少。那时每吃一碗面条或一盒快餐 ，每坐一趟公交
车，我都在心里算着要糊 多少个信封才能抵帐 ，钱
成了束缚我呼吸的老茧 。

走投无路之际 ，我最后无奈地进了一家净水
器公司 ，干起了以前不屑一顾的推销工作 。

那时净水器 对普通 百姓来说还 是一 个新玩
意，喝了 几十年的 自 来水 ，许 多 人并不知道净水器
的优点 。为了生存 ，我每天抱着一台净水器操着一
口蹩脚的国语一家一家地上门推销 ，遇到好心人还
能开开门看看样品听我介绍 ，不少住户一听推销
员，“骗子！”就把门砰的 关 上 。那时我的 身 上 流
汗，眼中流泪 ，心中流血 ，然而我还是被不倒的信念
支撑着挺了下来 ，那就是我下岗后对虹的承诺 ：“我
一定会回来娶你！”

半年后我回 到 了家 乡 开辟市场 。为迅速打开
局面 ，我在一家商厦租用了 几节柜台 ，白 天站柜台 ，
苦口 婆心地给顾客逐一介绍产品的用法和用途 ，晚

上上门给顾客送货 。大客户有
时一次就要十 几台净水器 ，为
了节省运输费用 ，我就 自 己蹬
三轮车分批分批地发送 ，多的
时候我 一天要送货几十趟 。一
天下来 ，全 身 散 了 架似的 ，常
常是推开临时租借的住所 ，就
一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。

也许 是我的真诚感动了
上帝 ，一年下来我的销售额达
到200多 万 元 ，我 自 己 也 获得
二十 多 万元的佣金 。成功的甘

甜，更使我信心倍增 。一手操持净水器的销售工作 ，
一手开始经营起 自 己的 公司 。下岗两年 多的打工生
活，不仅使我从无产者变成了职业 白 领 ，更帮我找
到了通向成功之路的钥匙 ，领略市场大潮下适者生
存的人生真谛 。

我也曾气绥和失 望过 ，也 曾幻想着有一天命
运之神会突然幸运地光顾我 ，然而在我寻求生存和
发展 的过程 中 ，却是到处碰壁 ，大跌眼镜 ，头破血
流。直到 当 我取得了初步成功后 ，我终于只向往一
种东西 ，一种力量 ，这就是勤奋和苦 干 ！事实上无
论是东方船王包玉刚 ，还是香港房产大王李兆基 ，
以及千千万万走上富裕之路的人 ，哪一种成功不是
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出来的呢 ！

由此想到那些死守着那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
的铁饭碗的上班族 ，那些朝思暮想一夜暴富或是企
盼着突然捡个金元宝的空想者 ，那些总是在等待机
遇光临却又不想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下岗职工 ，何不
换一个思维 ，换一种活法 ？

三十而立 ，虹成了我的新娘 ，洞房花烛夜 ，我
拥着虹轻轻耳语：“追你的有钱少爷那么 多 ，为什么
会单单选择我！”。“钱再 多 ，最终也 会一一失去 ，
而不失勇气比钱更珍贵 ，我看中 的就是你的一身 勇
气！”

悬赏百万 寻一人
文/张 松 平

悬赏 百 万 、持续近 两 月
的一场特别 寻 人行动 日 前在
深圳 收 场 ：被 寻 者 自 觉 露
面，许 多 欲 借此 发财者 美 梦
破灭 。

3 月 10日 起 ，深 圳 及 广
州的 多 家媒体相继 多 次 刊 登
一则 “紧 急寻 人启事”称 南
太电 子 （深圳 ）有限 公 司 原

报关 部主管刘柏坚 “离职时
尚有 工 作 未及 交待清 楚 ，现
今无 法联 系。……各 方仁 人
君子 知 其下 落并提供确 切 信
息协助找到 其 人 者 ，重 酬 人
民币 20万元整……以 登 记先
到先得 为准。”不久赏 金 又
提至100万元 人民 币 。

南太 公 司 为何如 此找寻
一位 出 走的 员 工 ？

事情还要追溯 到1996年
夏，深 圳 南头海关 在 调查 中

发现 ，有 人 涉 嫌 利 用 南太 公 司
的报 关 清 单 走私润滑 油 和 压 力
油共 200余 吨 ，金 额 计约280万
元，涉嫌 偷漏税款80多 万元 。
面对 海 关 的查 询 ，南太公 司 的
解释 是 ：涉嫌 走私纯 系 公 司 前
报关 部 主 管刘柏坚个 人 所 为 ，
与本 公 司 毫 无关 系 。由 于 刘 已
离开 南太不 知 去 向 ，此事久拖

未决 。
今年 3月 ，海 关 要求 南太公

司尽快将 刘 找到 ，否 则 ，公 司 要
承担 法 律 责 任 和 经 济 损 失 。公
司“蒙 受 不 白 之冤 ”与其被动挨
罚，不 如 斥 巨 资 刊 登 寻人 广 告 ，
动员 社会 力 量 寻找 刘柏坚 。

“ 紧 急 寻 人 启 事 ”刊 出 后 ，
反响 十 分强 烈 。据联 系 人称 ，各
地打 电 话进 行 询 问 的 人数 以千
计，平 时 他 的 手 机一 天 用 一块
电池 绰 绰 有余 ，“那段时间每天

却至 少 得 用 3至 4块。”但 是 ，
没有一个电话提供的情况是
有价值 的 。他说 ，绝大 多数冲
着巨 额 赏 金 而 来 。有 的 来 电
者煞有介事 ，或称“只 要许诺
真能 兑现 ，一 定 发 动 手 下 兄
弟给 你 找 出 来”；有 的 称 “本
人熟 稔 《周 易 》，可 以 算 出 要
找人 的 所 处 方 位……”甚 至

还有人 利用 启事公布的刘 的
身份 证 号 码 在 某 店 登 记 住
宿，谎称 已找到其人 ，通知南
太公 司 带 钱 领 人……直 到 4
月23日 刘柏坚主动返 回 南太
公司 之 后 ，这 一 切 仍 在 活 灵
活现地上 演 ，让人啼笑 皆 非 。

刘称 ，自 己 并非潜逃 ，
“ 只 是没有看到报上的启 事

而已”。目 前 ，他 已被转送
深圳海关 ，协助进行有关调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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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道 与 黑 道 在 中 国 百 姓 的 眼
中，向 来 是 很 分 明 的 ，但现 在 ，

在某 些 官 吏 眼 中 ，却 未 必 那 么 分
明。

稍早 ，海 南 省 某 地 一 教 育 局
副局 长 （副 处 级 ）为 谋 求 升 迁 ，
竟雇 用 刺 客 刺 杀 身 兼 局
长的 副 市 长 。接 着 ，广
东阳 江 市 的 两 个 市 级 领
导也 “联 手 行 动”，追
杀正 市 长 ，并 从 海 外 请
来了 “高 级 杀 手”。最

后，福 建 省 环 保局 又 出
了个 雇 凶 手 向 正局 长 泼
硫酸 的 副 局 长 （这 回 的

级别 已 是 厅 局 级 了 ）。
上述 新 闻 现 在 都 已 见 诸
报端 ，从这些 官 吏 的 口

供看 ，颇 有 些 共 同 点 ：
首先 ，杀 人 的 理 由 都 是

“ 阻碍 进 步 ”；其次 ，
杀人 均 勿 需 官 吏们 自 己
出手 ，由 职 业 杀 手 “承

包到 户 ”。

看他 们 登 在 报 上
的口 供 ，不 由 笔 者 背 脊
发凉 ，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建 国 以 来 ，官 吏 们 雇
用黑 道 杀 手 来 清 除 自 己
“ 追 求 进 步 ”的 障 碍 ，记
忆里 尚 属 新 鲜 。一 般 而
言，为 一 已 私 利 ，为 一 时

快活 而 “做掉 ”某 人 的 事
不是 没 有 ，但 凶 手 几 乎
都是 丧 心 病 狂 者 ，且 以 “底 层 ”者
居多 ，但 如今 ，这 事 儿 却 有 些 变 化
了，在 号 称 人 民 公 仆 的 队伍 中 ，为
谋求 更 大 的 官 位 ，身 为 县 处 级 或
县处 级 以 上 的 某 些 官 员 居 然 也敢
白刀 子 进 红 刀 子 出 ！

由此 可 见 ，时 至 今 日 “官 本
位”的 诱 惑 力 非 但 没 有 减 弱 ，反 而
强化 得 使人 天 良 丧 尽 穷 凶 极 恶 ！

本来 ，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尚 处
于“初 级 阶 段 ”的 大 背 景 下 ，跑 官

要官 买 官 之 类 的 丑 闻 不 断 暴 出 ，
已多 少 让 人 有 些 麻 木 了 ，但 这 几
个官 吏 为 “追 求 进 步 ”而 杀 人 ，确
实又 让 百 姓“眼 界 大 开 ”。

只是 ，如 果 某 些 百
姓“眼 界 大 开 ”之 后 ，以
“ 一 斑 窥 全 豹 ”、“一 叶 便
知秋 ”的 逻 辑 推 论 ，那
么，尽 管 这 些 黑 道 官 吏
在人 民 公 仆 的 队伍 中 仅
占极 少 数 ，但 是 给 我 们
“ 人 民 公 仆 ”形 象 带 来 的
负面 影 响 却 不 能 等 闲 视
之。上 述 几 案 透 露 出 的
信号 表 明 ：官 道 与 黑 道
之间 在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
济条 件 下 并 非 万 里 之
隔。

造成 这 一 问 题 的 症

结何 在 ？
关键 在 于 政 治 体 制

改革 没 有 同 经 济 体 制 改
革同 步 。二 十 年 的 经 济
体制 改 革 成 绩 斐 然 ，而
政治 体 制 改 革 却 严 重 滞
后，两 种 体 制 的 “落

差”导 致 了 经 济 学 教授
吴敬琏 所 言 的 异 常 猖 獗
的“权 力 寻 租”。权钱

交易 便 滋 生 了 一 大 批贪
官污 吏。“官 ＝权

＝ 钱”导 致 了 一 些 官 吏
铤而 走 险 ，从 官 道 走 到

了黑 道 。

要从根 本 上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，

只有 加快政 治 体 制 改 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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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金 凤又 可 以 像常 人一 样站
在五 月 明 媚 的 阳 光 下 ，呼吸 大 自
然清新的空 气 了 。这份 自 由 ，对于
她来 说来 得太 艰难……

4 月 下旬 ，笔 者接到河北 省临
漳县孙陶镇 沙河 岸村村 民 的 一封
举报信 。信 中 说 ，该村 前 任村 干 部
任国 飞10年 前 从 山 西省岢岚县将
当地一 名 二 十 六 七 岁 的 女 子 （现
名许金凤 ）绑架 回村 ，在卖给他人
没有 得逞 后 ，将女 子 强 行 许 配 给
他50多 岁 的 哥 哥 任 连 元 。由 于 该
女不 从 多次逃跑反抗 ，遭到任家兄
弟毒打 。后为防止她再逃 ，任家将她
锁在屋里 。时至今 日 ，此女身心健康
受到严重摧残 ，变成了不能控制和
辨认 自 己 行 为的 精神病患 者 。

这封印 有 多 人鲜红指印的 举
报信 ，令 笔 者 感 到 了 那 一 页 纸 的
沉重 ，而 信 中 描述 的 山 西 女 子 的
不幸遭遇令 人震 惊 。

5 月 1日 ，笔 者赶赴临漳 ，迅速
与警 方 取 得 联 系 。正 在值 班 的 临
漳县 公安 局 副局长 张 海 波听到此
情，迅 速 作 出 决 定 ，解救许金 凤 ，
捉拿犯罪嫌疑 人 。半 个小时 后 ，由
20名 刑警和10余 名巡警组成的特
别行动小组整装 出 发。11时30分 ，
行动小组赶到 了 与河南 交 界 的 沙
河岸村 。张 海 波 副 局 长指 挥 民 警
兵分 两 组 ，分 别 控 制 任 连 元 及 其
兄弟任 国 飞 的家 。

尽管 在 此 之 前 ，大 家 作 过 多
种猜想 ，但面对眼 前 的 一幕时 ，心
中仍 不 免 一 阵 阵颤 栗 和 酸 楚 。破
烂不堪 、潮 湿晦暗的 东屋里 ，在南
半部 分 又 隔 出 一 个 窄 小 的 里 间 。
一扇 破 木 栅 栏 门 上 挂 着 铁 环 锁
链。还 不 曾迈进 ，便有一股 令人 窒
息的 恶 臭扑鼻而来 。听到脚步 声 ，
墙根 下一 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惊恐
地坐 起 ，呆 滞 的 眼 睛 注 视 着 这 些
不速之 客 ，她就是许金凤 。笔 者 看
到，她 敞 着 怀 ，上 身 套 着 破 衣 烂
袄，下 身 赤裸着蜷缩 在 千疮 百孔 、
露着 一 块 块 棉 絮 的 破 麻 袋 下 。这
张破麻 袋 就是她在冬天 里御寒 的
“ 被 褥”。更 令 人 咋 舌 的 是 她 身 下
的“床 ”竟然 是高 低不平的 两块破
木板 子 。地 上 有 一 只 肮脏 的 塑 料
碗，里 面 尚 有 不 知 何时 剩 下 的 一

点饭 菜，“床 ”
边还埋 着 一根
木桩 子 ，大 家
猜测 ：这 或 许
是为 防逃跑拴
她用 的 吧 。笔
者近 前 询 问 ，
她嘴 里 咕咕哝
哝，不知所云 。

许金 凤被
弄到 任 家 后 ，
与任连 元生下
一个 女 孩 ，现
已八 岁 ，上 小
学一 年 级 。这
个模样 与母亲 十分相 像的女
孩站 在 院 中 ，如 一 只 受 惊 的
小鸟 。对 笔 者 的提问 ，她 回 答
中从 来 没 有 叫 过 一 声 “妈”，
打她 记 事 起 ，妈 妈 就 是 这 副
蓬头垢 面 的 样 子 。面 对 这 个
尚不 知 世 事 的 孩 子 ，望 着 那
间阴 暗 的 小 屋 ，笔 者 悲 情难
抑，泣 不成声 。就连 在场 的不
少民 警 也都落下 了轻 易 不弹
的男 儿 泪 。

许金凤被民警们带 出 了
那间 记叙 着 她噩梦般 日 子 的
小屋 ；不 知 是 无 知 还 是 佯 装
坦然 的 任连 元 也 被民 警 们押
上警 车 。这 个 一 向 偏 僻 而 又
沉寂 的 小 村 一 下 子 像 开 了
锅。村民们纷纷围过来 ，七 嘴八
舌地说着 ，愤怒笼罩在人们的
脸上。“蛮子 （当 地人对许金凤
的称呼 ）来时 ，模样可俊俏啦 ，
干干净净。”“任家可 狠 毒 啦 ，
待蛮子 像牲 畜。”两个 二 十 五
六岁 的 小伙子 向 笔 者 回 忆 了
他们亲 眼看见许金风来时的
情形。“那 时 我 们 十 五 六 岁 ，
放学了在路上玩 ，看见任国飞
和村 里 另 外一人 租一辆 车 回
到村里 ，车上有个女 人被用被
单蒙 着 。到任家时 ，任 国 飞将
那女人裹挟着拖向家里。”

另一路民警 ，没有找到任
国飞的踪影 ，在村里称得上气
派的任的宅院里 ，屋门紧锁 ，只
有健壮的看家犬在狂吠 。

1 日 下 午 3时 ，临 漳 县 公

安局迅速成 立 了 专案组 ，同时 ，
向岢岚县政府 电话通报情况 ，请
求当 地 协助 寻找许在 山 西的亲
人。张海波副局长告诉笔者：“县
里管政 法 的边 书记 和公安局长
都已 知悉 此事 ，非常 重视 ，表示
对此案 不管牵涉到 什么人 ，都要
一查到底 ，依法追究。”

在刑警大队 ，民警端来可 口
的午饭 。许金凤一顿饱餐后 ，指导
员申 凤龙又派人带她去洗了澡 ，
还买回 了全套新的穿戴 。这时候 ，
焕然一新的许金凤和几个小时前
判若 两 人 ，天真的 女儿对她有 了
几分 亲近 ，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
妈妈这么漂亮 。摄影记 者拍下一
张她们母女平生第一次合影 。

5 月 3日 ，任连 元以涉嫌非法
拘禁罪被警 方刑事拘留 。任国飞
至今仍负案在逃 。

许金凤离开沙河岸村时 ，一
位老大妈说 ：“这 下 蛮子有好 日 子
了。”是的 ，遭受10年非人折磨的
许金凤在警方的解救 下 ，离开了身
体与心灵遭受双重折磨的深渊 。然
而，这一天却来得太迟久……

那些 灭 绝 人 性 、无 视 法 律
存在的胆大妄 为 者 ，必将受到法
律的严惩 ！

图片说明 ：
①十 载 春 秋 ，许 金 凤 过 着

猪狗 不 如 的 生活 。

②走 出 “地 狱 ”之 门 的 许 金
凤，留 下 了 第 一 张母女合 影 。

③许 金 凤 经 过 民 警 的 救
护，走 出 了 那块 伤 心地 。

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
——延长油矿管理局’97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回顾

1 997年 已 成过去 ，但在延长油 矿 发展 史 上却 留 下了 光
辉的 一页 ，不仅原 油 产 量 、加 工 量突 破50万吨大关 ，利税
突破2亿 元 大 关 ，各项 经 济指标取 得 了 建 矿92年 以 来 的 历
史最好水平 ，而且 精神 文 明 建 设工作 也得到了 全面 发展 ，
取得 了物质文 明 建 设和精神文 明 建 设双丰收 。

1997年 也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不平 凡 的 一年 ，香港 回 归 、建
党70周 年 、党的 十 五大 召 开 。油 矿 紧 紧 抓住这有利 的历史
性机遇 ，加强学 习 ，转 变观念 ，鼓舞 斗志 ，积极探索 企业
党建 工作新思路 、新 方 法 ，党组织 在两个文 明 建设 中 的政
治核心作用 ，并通过及时 建 立健全基 层党 组 织 、党 内 争先
创优 、三 会 一课 、民 主评议 、党 员培训 及 发 展党 员 等 一 系
列措施 ，使 党 员 队 伍成 为 全 矿 经 济 建 设 中 的 骨 干 和 生 力
军，为各项经济指标的 完成打下 了 基础 。

在干 部队伍建 设上 ，他们在 全局 处 、科级 干 部全 面考
核评议基础 上 ，结 合机关机构 改 革和理顺 ，严密组 织 ，精
心部 署 ，选 拔 有 能 力 ，有 热 情 ，年 龄 知 识 结 构 合 理 的 干
部，任用 到各级领 导岗 位 。同时抽 调职工代表 ，直接参 与

局党政对干部 的推荐 、考察 、任用 、评议的全过程 ，并且开展 机
关干 部 与基 层干部 、政工 干 部 与经营管理 干部的 交流 。坚强过
硬的干 部队伍为两个文 明 建设提供了 可靠保证 。

在此基础上 ，他们通过抓干 部的廉政建 设 ，抓职工思想道
德素 质 的提高 ，抓群众性文 明 创 建 活动 ，以 及抓 工 会 、共青 团
等群众组织在精神文 明 建设 中 的作用 等 。在庆七一 ，迎 回 归 的
主题下 ，他们组织 了迎 回 归读书 知识竞赛 、百年沧桑 香港现场
知识 竞 赛 和石 油 摄 影 作 品赛 ，举办包括书 法 、绘画 、刺绣 等 综
合性艺术展 ；组织职工生产大 比武 ，开展 以全国 五一劳动奖 章
获得 者徐林和省劳模桃宏亮先进事迹 为主的学先进 、赶先进 、
比贡献活动 。在广 大干 部职工 的 努 力 下 ，群众性文 明创 建 活动
也取得了骄人战绩 ，青化砭油矿通过省级文明单位标兵验收 ，永
坪矿区 、机修厂 、七里村油矿通过了市级文明单位及文明小区验
收。矿区职 工 、家属 的 工作 、学 习 、生活环境得到 明 显改善 。

这一 系 列 工作 ，不仅有效地丰富 了 矿区职工文化生 活 ，提
高了 干 部职 工素质 ，锻炼了 队伍 ，同 时大大促进 了 各项经 济指
标的完成 。


